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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有创投资本的发展对于整个创投行业资本配置，特别是民营创投资本

的投向有何影响？本文从创投行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两个方面研究了国有创投资

本对民营创投资本的引导效应。利用清科私募通 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的 ４４２３６个创业投资全
样本数据，并对我国各省份出台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策的事件进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

现：在宏观总量方面，国有资本的参与增加了创投行业整体的融资规模和对企业的投资

规模，并带动了民营创投资本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在微观结构方面，国有资本的参与

引导民营资本投向成熟企业但投资轮次变早，同时偏向于投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此

外，国有资本可获得性增加，能够有效提升民营资本对所投企业的增值效果，相比非备案

创投机构，备案创投机构所投企业的专利数量每年显著多出 ７６３件，该结论符合鉴证作
用假说。本文对于认识国有创投资本的引导效应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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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高科技企业创业创新被公认为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Ａｃｓ，２００６）。创业投资是创新创
业背后的支持力量。但是，创业企业和创新行业的高信息不对称性、强正外部性会导致创业投资

市场失效（赵玉海，２００３）。因此，创投行业需要国有创投资本（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ＧＶＣ）
进入，以调整资源配置，并对民营资本产生引导效应（王松奇、徐义国，２００２）。

国有资本直接参与创业投资，在规模和结构上到底是发挥了“引导作用”还是“挤出作用”？国

有创投资本的介入对民营资本的投资行为有何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国有资本弥补了创投行业的

资金缺口，预期带来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私人创投（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ｅｎ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ＶＣ）的参与（Ｊｅｎｇ和
Ｗｅｌｌｓ，２０００；Ｂｒａｎｄｅｒ等，２０１５）；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创投带来的并非“引导作用”而是“挤出作
用”（Ｃｕｍｍｉｎｇ和 ＭａｃＩｎｔｏｓｈ，２００６）。在投资阶段，ＧＶＣ会着力布局于早期高科技企业，且引导 Ｐ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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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投资组合的时机、地区比例等（Ｋｏｖｎｅｒ和 Ｌｅｒｎｅｒ，２０１５）。我国学者近年来对国有创投资本投
资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左志刚（２０１１）发现政府通过直接出资或出台信贷支持政策，不会对创业
早期风险项目的投资规模产生显著影响。杨敏利等（２０１４）认为，在创业投资发展成熟省份设立的
政府引导基金会挤出社会资金，但在创业投资发展落后省份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则有一定的引导作

用。施国平等（２０１６）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引导民营创投机构投向早期企业，但不能引导国有
背景的创投机构投向早期企业。董建卫和郭立宏（２０１６）提出，引导基金参股非国有背景创投机构
的引导作用高于参股国有背景创投机构。

整体来看，已有文献大多从宏观资金总量上对 ＧＶＣ引导作用进行研究，缺乏在微观层面上探
讨 ＧＶＣ对 ＰＶＣ行为导向调节作用的成果。我国现有研究普遍使用中小板上市公司和新三板企业
的数据，只能代表创投行业中获得成功的一小部分案例，不具有普适性。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使用

清科私募通中的所有创业投资样本，既包括成功退出事件也包括投资失败事件，对现阶段国有创

投资本的引导作用进行分析。另外，针对前人文献中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把各省份出台政府创投

引导基金政策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Ｄ）分析，详细阐述国有创投资本对创新
行业资源配置的引导效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生性。最后，本文从民营资本获得国有创投资

本意愿的角度出发，对国有创投资本发挥引导效应的原因进行了具体探讨。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１）探讨了国有创投资本对民营资本在宏观规模总量和微观投资结构
上的引导作用，发现国有创投资本能够有效提升民营资本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以及创新扶持力

度；（２）结合各省份政府出台创投引导基金政策的外生事件，检验了国有创投资本的政策效果和发
挥引导作用的深层原因，为进一步发挥国有创投资本的引导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３）当前创投引
导基金未能实现引导民营资本投向初创型早期企业的政策目标，政策限制投向成立于 ５年以内的
企业反而导致民营资本集中于投资５年期的企业，该发现为完善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策提供了实
证依据。

后文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

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第六部分是结论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引导效应假说

国有创投资本是政府掌握的重要公共资源之一，需要满足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需求，实现

社会创新发展。实践中创新行业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正外部性导致创投市场失灵，从而构成了国有

资本扶持创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杨大楷、李丹丹，２０１２）。国有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行业的必要性在
于完成其社会价值使命，弥补民营资本投资缺乏且阶段靠后的天然不足（余琰等，２０１４）。鉴于此，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国有创投
资本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并且“投资种子期、起步期企业”，解决市场失灵、实现

社会价值是国有资本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

国有资本参与创业投资的自身规模有限，其重点在于能否吸引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投资，特别

是投向高新技术企业。发挥杠杆放大功能是国有资本的重要政策目标。在宏观的省级层面，某省

投入创投的国有资本大量增加具有强烈的正面信号作用，提高了潜在资金供给者对创投行业的质

量评估水平（Ｌ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２），既直接提高了创业投资行业的整体资本供给，又向民营创投资本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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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该省级政府对创新行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以此吸引民营资本投资。此外，创新活动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国有资本投入创业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越多，被投企业的边际创新成本越低。若

成本低于创新的边际收益，则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民营资本就会进入市场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

从而达到资本引导效应。同时，Ｂｕｚｚａｃｃｈｉ等（２０１３）认为，国有创投活动基于公共目标更有兴趣关
注具有正外部性的投资项目，即与国有创投资本投资项目相关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民营资本的资

金，获得正外部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国有创投资本的参与将增加创投行业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整体融资规模及投资规模。
国有资本的投向对民营资本的投资行为和投资绩效具有导向调节作用。在政府政策导向下，

国有创投资本率先在被忽略的地区或产业中寻找投资机会，扮演“领头羊”角色，示范和引领民营

创投资本跟进、修正投资方向和区域，将民营资本引向政府扶持的早期高新技术企业。此外，国有

创投资本具有鉴证作用（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具体表现为：首先，国有创投资本投资初创企业的行为本
身，对民营创投来说，就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该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获得国家认可，这可以降

低企业的宏观风险，增强民营资本投资该企业的信心和积极性。其次，国有创投资本的投资会使

其他跟进的民营创投机构形成政治关联（庞仙君、黄福广，２０１４）。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创投机
构获取各种与政府相关的资源，促进其募资与发展，有利于提高民营资本投资绩效及推动被投企

业的创新发展。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国有创投资本的参与将引导民营资本更多投向早期高新技术企业并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二）挤出效应假说

与引导效应相对立，挤出效应为：追求利益和价值增值的经济属性是资本的本质，因此国有资本同

样追逐价值增值。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资本增值、实现经济效益是资本的属性，这对国有资本管理

人是必然的压力，因此，增值属性使国有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时必然加入市场竞争，争夺优质科技创新项

目，以获取较高收益率，从而客观上减少了民营资本的投资选择，挤出了民营资本。余琰等（２０１４）发现，
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国有创投的投资期更短、回报率更高而且成本更低，在投资项目上挤出了民营资本。

此外，陈浪南、杨子晖（２００７）指出，根据ＩＳＬＭ模型分析，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会造成货币需求压力加大，
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这一逻辑在创投行业同样可能成立。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ｂ：国有创投资本的参与将降低民营创投资本的投资及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规模。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政府引导基

金“不干预所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日常管理”，国有创投资本所投企业可能存在企业家的代理成

本。燕志雄等（２０１６）发现，当企业家的代理问题很严重且项目不确定性很高时，政府引导基金会
遭受合谋问题，影响被投企业的有效发展，因此民营资本避免投向政府政策偏好、国有创投资本已

经投资的企业，从而表现为挤出效应。另外，孙杨等（２０１２）用主营业务利润率代表经营绩效，发现
国有创业投资并不能改善企业经营绩效；苟燕楠和董静（２０１４）发现，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与
被投企业的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ｂ：国有创投资本的参与将挤出民营资本投资早期高新技术企业，同时降低被投企业的创新
发展能力。

三、研究设计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其特点，本文通过清科私募通数据库获取了创业投资事件、创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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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以及退出事件等数据，此外还从国泰安数据库、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①、国家

知识产权局等处获得被投企业是否为高科技初创企业及其专利情况等关键变量。本文宏观方面

考察“省份 －年份”维度的特征，共 ６５１个观测点；②微观方面则选取清科私募通自 １９９８年 １月 １
日至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的大陆初创企业的民营创投狭义投资事件，③从投资事件的发生时间、投资
类型以及数据完整性角度考虑，最终确认４４２３６个创业投资事件观测点。

为了降低内生性，本文把各省级人民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策出台事件（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视作外生冲
击，利用双重差分模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分析国有资本对民营创投的宏观引导效应
［见公式（１）］和微观调节效应［见公式（２）］。由于各省份出台的政策文件都要求政府创投引导基
金参与的创投机构必须是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已备案的机构，本文将民营创投

机构分成备案（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和未备案两组，备案组为实验组，未备案组为对照组，再构造二者交互
项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在回归结果表格中以 ＦＲ×ＡＰ表示）变量，具体模型分别为以下公式：

ｙｉｔ ＝α＋β×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ｉｔ＋γ′Ｘｉｔ＋δｉ＋θｔ＋εｉｔ （１）

ｙｉｔ ＝α＋β×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ｉ×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ｔ＋γ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ｉ＋δ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ｔ＋θ′Ｘｉｔ＋εｉｔ （２）

研究使用的三个主要自变量定义如下：（１）通过手工查找各省级人民政府官网、各省级发改委
官网等，确定各省级人民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策的具体出台年份，并与该省份民营创投资本投资

事件时间比较，如果投资在政策出台当年及其后，则其国有资本的可获得性很高，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值为１，否
则为０；（２）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颁布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对
创业投资企业实行备案管理，完成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需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管，同时可享受政策的

扶持。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政策文件明确指出只适用于备案机构，④为双重差分模型提供条件，若

创投机构备案则 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为１，否则为０；（３）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为两个变量的乘积交互项，目的
是衡量在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后，民营创投资本的备案机构和未备案机构行为的变动差异。⑤

宏观方面的因变量包括各省份每年新成立的机构数量（ＮｅｗＦｉｒｍ）⑥和基金数量（ＮｅｗＦｕｎｄ）⑦，
衡量总体融资情况的各省份每年所获得的投资资本总和（ＩｎｖＭｏｎｅｙ）及其中民营资本总和
（ＩｎｖＰｖｃＭｏｎｅｙ），衡量总体投资情况的各省份每年所获得的投资频次总和（ＩｎｖＮｕｍ）及其中民营资
本投资频次总和（ＩｎｖＰｖｃＮｕｍ）。最后，还有每年各省份企业所获得的专利授权数的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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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ｏｒｃｈｇｏｖｃｎ／
共３１个省份，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共２１年，因此为３１×２１＝６５１个观测点。
选择１９９８年为起点，是因为民建中央１９９８年的一号提案被广泛认为标志着我国创业投资行业正式拉开序幕。广义创

业投资包括对一切具有开拓性和创业性特征的经济活动进行的投资，狭义创业投资专指以股权方式投资于新兴的、有巨大成长潜

力的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多与现代高技术产业有关。本文样本只包含民营资本具有控制权的创投机构的投资事件，民营创投既

指民营资本全资拥有的创投也包括引导基金参股但仍由民营资本决定投资行为的混合资本创投，创投机构的股东信息来自清科

私募通数据库及互联网公开信息。

２００８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扶持对象主要是按照《创业投资
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程序备案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企业。

我国各省份的引导基金政策均要求只有备案的创业投资机构才有资格获得政府引导基金的投入，外资创投机构不符合

机构总部在本省这个条件（这是另一个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入的要求），因此外资创投都被当作未备案机构处理。这里备案和未

备案作为获得国有创投资本参与可能性的代理变量。

必须是机构类型为 ＶＣ或者 ＰＥ，且成立时间和总部所在地信息完整的机构。
样本是清科私募通数据库中基金列表子库中基金类型一项为创业基金、创投类 ＦＯＦ基金或者早期基金三种，且成立时间

和总部所在地信息完整的基金。



（ｌｎＰｒｏｖＰａｔｅｎｔ），用于衡量各省份企业的创新发展情况。
微观方面的因变量包括：（１）投资企业轮次（ＩｎｖＲｏｕｎｄ），分别赋予种子轮、天使轮、ＰｒｅＡ、ＡＧ

轮次取值１－１０，数值越大说明当某创投机构投资时，该融资企业已获得融资次数越多；（２）投资企
业阶段（ＩｎｖＳｔａｇｅ），分别赋予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的企业数值１－４，数值越大说明被投
资企业越成熟，数值越小，企业越处于成立早期；（３）被投企业年龄（Ａｇｅ），用投资事件发生年份减
去企业成立年份；（４）是否高科技初创企业（Ｔｅｃｈ），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统计披露
了我国所有通过“高新技术企业”（Ｈｉｇｈｔｅｃｈ）和“科技型中小企业”（ＴｅｃｈＳＭＥ）认定的企业名称，若
被投企业在该名单上则为高科技初创企业；（５）专利数量，使用企业名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爬虫技术对各个企业的“发明公布、发明授权、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数量进行统计，将上
述四类分别给予变量 ｐａｔｅｎｔｉ（ｉ＝１－４），求和后得到专利数量（Ｐａｔｅｎｔ）变量，并将专利分成投资前
和投资后，分别构造投资前该企业专利数量（Ｐｔｂｅｆ）和分类数量（Ｐｔｉｂｅｆ，ｉ＝１－４）以及投资后企业
专利数量（Ｐｔａｆｔ）和分类数量（Ｐｔｉａｆｔ，ｉ＝１－４）。

由图１可知，我国大陆创投机构和基金的大规模发展是从 ２００９年开始并分别于 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达到高峰。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７年的十年间，共计有 ２０８５家创投机构和 ３４６个创投基金设
立。之后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创投行业规模迅速扩大，成立机构９８１７家，设立创投基金２８６９个，其中由
于设立的起点低，创投基金数量的增长速度高达 ８２９倍。从 ２０１４年至 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３０日的四年
半时间，我国新成立创投机构达到１６１０３家，平均每家机构管理的基金数稳定在 ０２９个左右。同
时创投机构呈现明显的东部沿海省份聚集效应，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五省份 ２１年内合计
共成立创投机构２００５５家，占整体的７１６１％。

图 １　我国创业投资的年度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

注：２０１８年数据为上半年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国有资本实际投资金额角度看，在创投引导基金政策发布后 １年，该省份国有资本投资总
量有个显著跳跃。图２横坐标将各省份政策出台当年作为“０”，并向前推 ５年，向后延伸 ７年，纵
坐标为该相对年份各省份国有创投资本的投资总额。将各省份按照政策公布时间进行统一后，可

以看到国有资本投资额在“１”时间点上有明显向上跳跃趋势，于“１”时间点划分的两条趋势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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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处断点明显。该图直观刻画各省份公布创投引导基金政策对该省份国有资本参与创投行业投
资金额的正向影响，也验证了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条件。

图 ２　引导基金政策发布前后国有创投资本的投资金额变化

注：图中０为各省份创投引导基金政策出台年份，其他为相应的前后年份。

研究变量汇总如表１所示：平均而言，８３％的投资事件发生在各省份引导基金政策出台以后，
且备案机构投资事件占总投资事件的３９％。投资轮次多居于 ＰｒｅＡ、Ａ轮和 Ｂ轮，占总投资事件的
６９６６％；投资阶段多处在初创期和扩张期，占总体的６６０６％；投资时被投企业的经营时间平均为
４７７年。３５％的投资投在高科技初创企业，平均每个被投企业拥有 ３７７６个专利，其中高质量的
专利，即“发明公布和发明授权”分别为１３８７个和６６２个。

　　表 １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变量名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投资时该省份创投引导基金

政策是否出台
０８３ ０３７ ＴｅｃｈＳＭＥ 是否科技型中小企业 ０１８ ０３８

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 创投机构是否备案 ０３９ ０４９ Ｐａｔｅｎｔ 被投企业专利数量 ３７７６ １４５２６

ＩｎｖＲｏｕｎｄ 投资企业轮次 ４１ １４２ ｐａｔｅｎｔ１ 被投企业发明公布数量 １３８７ ５０１４

ＩｎｖＳｔａｇｅ 投资企业阶段 ２５８ ０９６ ｐａｔｅｎｔ２ 被投企业发明授权数量 ６６２ ４６５１

Ａｇｅ 被投企业年龄 ４７７ ４７８ ｐａｔｅｎｔ３ 被投企业实用新型数量 １１３８ ３８７６

Ｔｅｃｈ 是否高科技初创企业 ０３５ ０４８ ｐａｔｅｎｔ４ 被投企业外观设计数量 ５８９ ４２２１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是否高新技术企业 ０２９ ０４６

　　注：表中各行业的样本数目均为４４２３６个。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假设 Ｈ１ａ（Ｈ１ｂ），本文借鉴 Ｃｕｍｍｉｎｇ（２０１８）的做法，采用每年各省份新成立机构数量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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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Ｆｉｒｍ）和新成立基金数量（ＮｅｗＦｕｎｄ）的变化表示国有资本对募资的影响。原因是创投机构和
基金的成立与实际的资金投资具有一段时间间隔（Ｃｕｍｍｉｎｇ，２０１８），国有资本引导效应的即刻反应
是在机构和基金成立的数量上。采用每年各省份所有创投机构投资总金额（ＩｎｖＭｏｎｅｙ）和总频次
（ＩｎｖＮｕｍ）作为投资情况的代理变量。

由表 ２回归结果可知，国有资本参与创投在宏观整体上具有吸引放大作用。当引导基金政
策出台、国有资本投入加大时，该省份新成立机构数量显著多于未发布政策的省份，在政策发布

后，该省份平均每年多成立近 ６３家创投机构。由回归（２）可知，在新成立基金数量方面虽无显
著差异但也为正值。从投资方面来看，某省份引导基金政策出台后，该省份不论在整体投资规

模还是投资频次方面都显著高于其他省份，政策出台后每年全省平均多投资 ６８次、多投资金额
３４１５亿元。

此外，本文还特别关注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情况。由表 ２的回归（５）和（６）可知，引导
基金政策出台后，该省份当年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资金额和投资次数都显著提高，全省平均每年多

投资高科技初创企业３０次、多投资金额 １６２９亿元。由此可知国有资本对创新企业的扶持作用
明显。

　　表 ２ 国有资本参与对创投行业的宏观整体影响

（１）

ＮｅｗＦｉｒｍ

（２）

ＮｅｗＦｕｎｄ

（３）

ＩｎｖＭｏｎｅｙ

（４）

ＩｎｖＮｕｍ

（５）

Ｉｎｖ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

（６）

ＩｎｖＴｅｃｈＮｕｍ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６２８６７５ ２７３２６ ３４１４６０３４ ６７５７８８ １６２９３６５９ ２９９９９７

（２１８） （０４６） （１７０） （２３０） （２６７） （２７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３０８４ ０４９０２ ０２１３３ ０２６３１ ０３００８ ０３６０７

Ｆ值 ３０９２４ ５０１５６４ １０８０２５ ８０９２４ ３６８６２ １４４１１１

　　注：（１）、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对应系数的 ｔ统计量；金额单位为百万元；受

篇幅所限，本文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２）Ｉｎｖ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是每年各省份所有高科技初创企业

获得的投资资本总和，ＩｎｖＴｅｃｈＮｕｍ是每年各省份所有高科技初创企业获得的投资频次总和。

上文结果说明，整体上国有资本具有引导效应而非挤出效应，究竟是由国有资本本身参与引

起还是来自对民营资本投资的影响呢？本文采用各省份每年民营资本投资金额总量、总频次分别

作为投资规模代理变量。同时，重点关注对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重视程度，采用各省份每年民营资

本投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金额总量、总频次来表示。

由表３可知，国有资本参与创投行业会对民营资本产生一定的引导效应，重点引导其投向高
科技初创企业。某省份引导基金政策出台，明显刺激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该省份民营创投资

本每年平均多投资５１次（显著性水平为１０％），投资总量增加２１７６亿元。
在高科技初创企业投资方面，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引导作用影响比较显著。某省份引导基

金政策出台后，该省份民营资本平均每年对高科技初创企业多投资 ２１次，投资总量增加 １３９５亿
元，显著性水平均为５％，大大加强了民营资本对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力度。因此，本文验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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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Ｈ１ａ，国有创投资本具有引导效应，增加了创投行业特别是民营资本的整体融资规模及投资规
模，并更多投向于高科技初创企业。

由回归结果看，国有创投资本吸引更多民营资金进入创投行业，特别是对高科技初创企业进

行投资，弥补了创投行业的资金不足，这说明我国创投行业尚未达到饱和阶段，需要更多资金进

入。因此在宏观整体上，国有创投资本并没有将民营资本“挤出”创投行业，而是发挥了规模放大

作用。接下来对微观调节作用进行分析。

　　表 ３ 国有资本参与对民营创投资本的投资影响

（１）

ＩｎｖＰｖｃＭｏｎｅｙ

（２）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

（３）

ＩｎｖＰｖｃＮｕｍ

（４）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Ｎｕｍ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２１７５８１９７ １３９４９３０６ ５１４１９１ ２１２２２４

（１３６） （２６３） （１８７） （２３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２０９６ ０３１４０ ０２６４７ ０３６５５

Ｆ值 １０２８３７ ３１２５６７ ７７７５３ ２２９９６９

　　注：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是每年各省份所有高科技初创企业获得的非国有资本投资资本总和，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Ｎｕｍ是每年各省份所有

高科技初创企业获得的非国有资本投资频次总和。

由表４可知，在投资时机方面的不同指标显示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国有资本获得性提高使得
民营资本投资偏向于阶段更晚、更成熟的企业，但是投资轮次提前，同时显著偏重于科技型中小企

业，基本满足 Ｈ２ａ。我们分析其中的原因在于：在各省份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的政策文件中，对引导
基金参与创投机构的投资方向要求存在既明确又模糊的特征———比如必须投资科技型中小企业、

必须是成立５年以内的企业等十分明确的要求，对于“创业早期”的概念却没有严格的界限划分。①

因此在实践中，民营创投资本在政策目标和资本盈利避险的双重目标权衡下，会在满足限定标准

的前提下，进行一定自由度的选择，体现为：一方面偏向投资于原本并不会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因为这些企业之前并没有创投资本会投资，所以造成创投资本的投资轮次提前；另一方面在可

调控的范围内会延后投资的阶段———延长企业的经营观测时间，投资于更成熟、发展阶段更晚的

企业，从而降低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这样就解释了投资轮次较前、企业发展阶段较晚的现象。

经过对数据进行统计，投资时企业的成立年份均值为４７７年（见表１），说明在政策文件中“５年期
内企业”的约束作用下，民营创投资本尽量靠近最大值，以减少投资风险。

政府引导基金政策主要的影响在于引导民营资本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而非将民

营资本挤出于科技型企业之外。因此，本文认为国有创投资本发挥了引导效应，体现在对科技型中小

企业的扶持，而投资阶段后移则是由于风险控制的原因，充分体现了政策性和市场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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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省份的引导基金一般要求参与的创投机构“必须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成立５年以内的创业早期企业”。但是“创业
早期”并非投资阶段的限制。本文观察发现，民营创投机构增加了对成长、成熟阶段企业的投资。根据清科私募通数据库对投资

阶段的分类，标准为：种子期是指技术的酝酿与发明阶段，一般在企业成立 １年内；初创期产品开发完成尚未大量商品化生产，一
般处在成立１～３年；扩张期企业产品已被市场肯定，已有经营绩效，投资风险较平稳，一般处在成立 ３～１０年；成熟期营收成长，
获利开始，并准备上市规划，一般处于成立１０年以上。



　　表 ４ 国有资本参与对民营创投资本投资特征的影响

（１）

ＩｎｖＳｔａｇｅ

（２）

ＩｎｖＲｏｕｎｄ

（３）

Ａｇｅ

（４）

Ｔｅｃｈ

（５）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６）

ＴｅｃｈＳＭＥ

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
０１２４３ ００９１５ ０６３５３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５６５ ００１５９

（５３８） （２６０） （５４０） （４３５） （５０２） （１６５）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０３２４２ －０００２６ －１８９１０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１３
（－１７０２） （－００９） （－１９５０） （－２１５） （－０６８） （－０１６）

ＦＲ×ＡＰ
００５３４ －００７７４ ０３１８１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１８２

（２１５） （－２０５） （２５２） （１１４） （－０４０） （１７６）

Ｉｎｖ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ｉｒｍＰｒｏ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１０９１ ００４１４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５５９ ００１２３

Ｆ值 ２４２５２ ３２９ ２９４７４ ６２８０ ４５９０ ２３３９

由表５可知，国有资本获得性提高使得民营资本更偏向于投资专利数量较高的企业。在引导
基金政策出台后，相比非备案民营机构，备案的民营创投机构所投企业的专利数目显著多出 ７６３
件，其中约３３４件源于投资时的筛选作用。投后的企业创新在整体上并无显著影响，但是具体细
分专利类型后发现，代表高质量创新的“发明公布和发明授权”专利数在投资后显著增加 ５０５件
［表５第（４）和（５）列的 ＦＲ×ＡＰ系数之和］，而代表普通创新的“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等专利无显
著差别或显著减少，这说明国有资本可获得性提升能够有效提升民营资本对所投企业高质量创新

发展的增值效果。国有创投资本引导了民营资本投向具有创新发展前景的企业，而非将民营资本

挤出这些优质企业之外。由上述分析可知，国有创投资本发挥了引导效应而非挤出效应。总之，

在微观层面上，国有创投资本基本实现了引导效应（Ｈ２ａ），调节民营资本投资于早期轮次的高新技
术企业并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

　　表 ５ 国有资本参与对民营创投资本所投企业专利的影响

（１）

Ｐａｔｅｎｔ

（２）

Ｐｔｂｅｆ

（３）

Ｐｔａｆｔ

（４）

Ｐｔ１ａｆｔ

（５）

Ｐｔ２ａｆｔ

（６）

Ｐｔ３ａｆｔ

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
０９７０２ １９１４６ －０９４４４ －０６８８６ －２４４２３ ３７３１５

（０２７） （１４１） （－０３２） （－０７１） （－２５６） （５０２）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８８８７３ －３２３５６ －５６５１７ －０９１６８ －１０１８９ －０７５９５
（－３０２） （－２８８） （－２３２） （－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２４）

ＦＲ×ＡＰ
７６３００ ３３３８７ ４２９１３ １９９３１ ３０５７０ －２４０３４

（１９９） （２２９） （１３５） （１９２） （２９９） （－３０１）

Ｉｎｖ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ｉｒｍＰｒｏ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０６７３ ０００６８ ０１０１１ ００９２９ ０１０２５ ００６７６

Ｆ值 １２４５８１ ２８８９０５ ３６２５６ ３５２ ３１１ １８２４

（二）进一步原因分析

从上文结果发现，国有创投资本参与对民营创投资本具有引导效应，表现为宏观上规模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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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微观上结构调节的双重作用。关于引导效应的原因分析，前人提出了四种假说。（１）供给
哺育假说（Ｌｅｌｅｕｘ和 Ｓｕｒｌｅｍｏｎｔ，２００３），指国有创投资本的介入直接提高创业投资行业的资本供
给水平，从而达到哺育创业企业创新经营的结果。（２）良性循环假说（Ｌ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９，２０１０）认为，
在创业投资发展初期，国有创投资本进入后，民营资本的边际创新成本降低，有利于民营资本进

入创投市场，形成良性循环。（３）羊群修正假说（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１９９２）认为，创业投资行业具有典型
的羊群效应特征，国有创投在政府政策导向下率先在被忽略的地区或产业中寻找投资机会，发

挥“领头羊”作用，示范和引领民营创投跟进并修正投资方向和区域。（４）福利辐射假说
（Ｂｕｚｚａｃｃｈｉ等，２０１３）认为，国有创投基于公共目标更有兴趣关注具有正外部性的投资项目，从
而使得国有创投投资项目的周边相关企业获得正外部性，引发民营资本涌入，围绕在该创新企

业周围分享外部性。

上述四个假说都是建立在国有创投资本已经投资落地的条件下吸引民营资本进入的原因，而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民营创投为何最初愿意吸收政府引导基金，也就是从微观视角分析民营创投愿

意引入政府引导基金的可能原因。

政府引导基金可以给民营创投带来鉴证信号效应（Ｌ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２）。在面临创投行业严重信息
不对称而又缺乏信息显示手段的情况下，国有资本进入创投机构具有强烈的积极信号作用，可提

高其参与者在潜在资金供给者眼中的质量评估水平。当创投管理机构与资金提供方之间存在信

息不对称时，引导基金作为资金提供者可以认证创投机构的品质，促进创投机构募资，从而最终发

挥引导效应。

吸收政府引导基金的民营创投得到了经济利益：一是可募集更多民营资本进行投资；二是

可获得的利润更高。由表 ６的国有资本参与对民营创投退出率的影响可发现，国有创投资本
可获得性提高后，民营创投资本的投资退出率降低了 ３１７％，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结果仍显著，
退出率的下降似乎与民营创投获得利润更高这一结论相违背。但是若将吸引放大的投资量效

应考虑进来，获得引导基金的民营创投机构投资成功退出项目的绝对数值是增加的。各省份

每年民营创投平均的投资项目数为 ９６５３件，而某省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后，每年该省民营
创投资本投资数目增加 ５１４２件［表 ３第（３）列的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系数］，也就是增长了５３２７％，①由
此计算可得各省份每年平均成功退出项目的数量增加幅度为 ４８４１％，②对于民营资本的收益提
升相当可观。

　　表 ６ 国有资本参与对民营创投退出率的影响

（１）

Ｅｘｉｔ

（２）

ＩＰＯ

（３）

ＭＡ

（４）

Ｅｘｉｔ

（５）

ＩＰＯ

（６）

ＭＡ

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０４１
（５６９） （６６９） （－１５４） （５９９） （６６８） （－１１１）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００４５７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１４０

（－７３５） （－６７７） （－５２０） （－１７２） （－０８８） （－３６９）

ＦＲ×ＡＰ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０６６

（－３９２） （－４７０） （１９９） （－４２８） （－４８６）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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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ｉｎａｎｃｅ＆Ｔｒａｄ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０，２０１９

①
②

５１４２÷９６５３×１００％ ＝５３２７％。
（１＋５３２７％）×（１－３１７％）－１＝４８４１％。



续表 ６

（１）

Ｅｘｉｔ

（２）

ＩＰＯ

（３）

ＭＡ

（４）

Ｅｘｉｔ

（５）

ＩＰＯ

（６）

ＭＡ

ＥｎＳＯＥ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１８６

（５４７） （４７４） （－１８７）

Ｅｘｐｎ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０） （－３５８） （－７６９）

Ｉｎｖ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ｉｒｍＰｒｏ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ｖＰｒｏｖ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１８００ ０１４１０ ００１６４ ０１９０９ ０１５３３ ００１９８

Ｆ值 ６０２７２０ ６３９８７９ ９６７７７ ３１９５１５ １９６８５９ １５２３

　　注：Ｅｘｉｔ为投资事件成功退出，ＩＰＯ表示以公开市场上市方式退出，ＭＡ表示以并购方式退出。ＥｎＳＯＥ表示企业是否国有性

质，Ｅｘｐｎ表示机构的历史投资数量。

此外，创投管理机构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潜在投资资金越多，引导基

金参与的鉴证作用越强，引导作用越明显（Ｌ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９）。各省份 ＧＤＰ代表了居民财富。ＧＤＰ越
大，该省份潜在的民营创投资本越多，即引导效应更显著。本文将政策出台（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和潜在资金
量（ｌｎＧＤＰ）相乘得到的交互项（ＡＰＧＤＰ）作为自变量加入回归方程。由表 ７的回归系数可知，国有
资本可获得性提高后，潜在资金量丰裕省份的政策出台对创投的引导效应更大，支持鉴证效应的

解释。

　　表 ７ 潜在创投资金量对引导效应的影响

（１）

ＩｎｖＰｖｃＭｏｎｅｙ

（２）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

（３）

ＩｎｖＰｖｃＮｕｍ

（４）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Ｎｕｍ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６５６ｅ＋０４ －２６９ｅ＋０４ －１４３ｅ＋０３ －５５９５０４９

（－２０７） （－１６７） （－２５２） （－２５２）

ｌｎＧＤＰ
－２８０ｅ＋０４ －６９８ｅ＋０３ －４５１９２０８ －１５２７２６６

（－１５５） （－１９３） （－１６３） （－１９９）

ＡＰＧＤＰ
６９４２９９１６ ２８８８９６８６ １５１６９０６ ５９２５３４

（２１０） （１７５） （２５８） （２６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２２６５ ０３６０５ ０２９６８ ０４１１０

Ｆ值 ５９８０２ ４０６４３４ ７１１８９ ２５９７０４

创投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该省份的市场化程度负相关（李莉等，２０１４），本
文采用 Ｗｉｎｄ数据库中各省份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每年的市场化程度指数（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ｅｘ）反向代表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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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创投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将政策出台（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和市场化程度指数相乘得到的交互项

（ＡＰＭＩ）作为自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因变量为民营创投资本投资项目数量的年化变动率。① 由表 ８

回归结果可知，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后，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民营创投投资

次数［回归（３）和（４）］增加幅度显著低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省份，民营创投资金量虽然不显著但也

均为负值［回归（１）和（２）］。

综上，民营创投机构愿意吸收政府引导基金并且将更多资金投入创投行业，从而宏观上体现

为国有创投资本发挥了对民营资本的引导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国有创投资本具有鉴证作用。

　　表 ８ 信息不对称程度对引导效应的影响

（１）

ＩｎｖＰｖｃＭｏｎｅｙ

（２）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

（３）

ＩｎｖＰｖｃＮｕｍ

（４）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Ｎｕｍ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１６２９１６ １３３０７５ １０３００ ２７９２０

（０９４） （０９７） （１０２） （２２７）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ｄｅｘ
４５５４０ －０５４５１ ００６５５ ００９８６

（０９３）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８０）

ＡＰＭＩ
－３３５３３ －１７８５８ －０２２９４ －０３８０４

（－１１４） （－１０２） （－２０９） （－２４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１０２６ ００８５９ ０２６５１ ０３１９０

Ｆ值 ４５７８４ １７６４０１ ３１７６２１ ３６３０７８

五、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

（一）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降低由于回归方法选择而影响结果的可能性，本文直接使用每年各省份国有资本投资总

金额（ＩｎｖＧＶＣＭｏｎｅｙ）作为自变量，使用省份和年份的双固定效应模型，对国有资本参与创投的宏观

引导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表９中第（１）至（４）列结果可知，国有资本对创投行业的引导作用显著存在。不论是创投机

构还是创投基金的新成立数都显著增加，投资金额也显著提高。由表 ９中第（５）和（６）列结果可

知，国有资本投资金额越大，民营资本投资规模越大，同时对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显著更加重

视。国有资本对创投行业整体募投及民营资本的引导作用显著，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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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各省份创投行业发展的起始点不同，以及各省份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时民营创投的发展状态不同，因此采用绝对

的投资项目数量无法衡量引导效应的大小。本文将其处理为年化变动率作为因变量，以求更好地对引导效应进行比较。



　　表 ９ 固定效应模型下国有资本参与对创投行业和民营创投的影响

（１）

ＮｅｗＦｉｒｍ

（２）

ＮｅｗＦｕｎｄ

（３）

ＩｎｖＭｏｎｅｙ

（４）

Ｉｎｖ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

（５）

ＩｎｖＰｖｃＭｏｎｅｙ

（６）

ＩｎｖＰｖｃＴｅｃｈＭｏｎｅｙ

ＩｎｖＧＶＣＭｏｎｅｙ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４７ ３４３９５ ０７１５６ ２４３９５ ０４２０４

（２８７） （３４９） （３２３） （７４８） （２２９） （３１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４６９ ０５９２６ ０５３０６ ０５４０７ ０４０５３ ０４１７２
Ｆ值 ７０９２ ９０８１７ ９６３９ １７０９５６ ５８７８ １７７４２

（二）增加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投资机构特征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在回归模型中将企业是否国有性质

（ＥｎＳＯＥ）和机构历史投资数量（Ｅｘｐｎ）两个控制变量（前者代表融资企业性质，后者代表投资机构
经验）同时加入投资省份的固定效应，检验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投资行为调节作用的稳健性。

由表１０结果可知，加入控制变量后主要结论仍然成立。国有资本会引导民营资本投向中小
科技企业的早期轮次投资。此外，国有资本可获得性提升会加强民营资本所投资企业的创新专利

筛选作用，同时显著加大投后的创新管理绩效，特别是高质量的“发明授权”数量显著提高。引导

基金政策出台后，相比非备案民营资本投资企业，备案民营资本所投企业在投资后的发明授权持

有数平均多出２７件，不过提高幅度较基础回归结果的３０６件有所降低。

　　表 １０ 增加控制变量的民营资本投资特征稳健性检验

（１）

ＩｎｖＳｔａｇｅ

（２）

ＩｎｖＲｏｕｎｄ

（３）

Ａｇｅ

（４）

ＴｅｃｈＳＭＥ

（５）

Ｐｔｂｅｆ

（６）

Ｐｔ２ａｆｔ

ＦｉｒｍＲｅｃｏｒｄ
０１１８３ ００８５２ ０５７６４ ００１３７ ２１１４２ －２２８０２

（５２０） （２４２） （４９９） （１４２） （１５５） （－２３９）

ＡｆｔｅｒＰｏｌｉ
－０１３３１ ００２０５ －０８８０５ ００２８２ －０９００７ －２７７３７

（－５７２） （０５７） （－７４７） （２８６） （－０６５） （－２８４）

ＦＲ×ＡＰ
００４５２ －００８１８ ０３０５７ ００１８７ ２８１４３ ２７０７０

（１８５） （－２１６） （２４７） （１８０） （１９３） （２６４）

ＥｎＳＯＥ
０２９４５ －００４３９ ３１７８７ －０１２８７ －３６５６６ －２３３６
（－４８１） （－０４６） （－１０３３） （－４９６） （－１００） （－０９１）

Ｅｘｐｎ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６

（－９２３） （－０９１） （－８１９） （－００８） （－１６０） （－３４８）

ＩｎｖＹｅａｒ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ＦｉｒｍＰｒｏ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ＩｎｖＰｒｏｖ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 Ｒ２ ０１４２７ ００４７６ ０１３０２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４１ ０１０８

Ｆ值 ８３９９５６ １３６６４ １０８８７６４ ２０７４２３ １５０２１２ ４７３４９

（三）内生性处理

本文利用各省份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作为外生事件进行研究，相对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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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但也存在民营创投发展反向影响国有创投行为的可能性，即各省份出台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的

时间会受各省份民营资本发展情况影响，从而影响结果的可信性。下面对此进行分析。

第一，各省份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时间与经济基本面的关系属于外生：各省份经济基本面

情况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表示，鉴于２００８年为各省份创投引导基金政策的基础文件，即国务院
颁布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年份，本文采用各省份 ２００７年
ＧＤＰ的排名作为经济基本面情况的代理指标。

图３中的每个点对应一个省份，纵轴为２００７年各省份 ＧＤＰ排名，越向上说明该省份经济基本
面排位越靠后，横轴为省份出台创投引导基金方案的年份，越向右说明该省份出台时间越晚。可

以看出引导基金方案出台时间与 ＧＤＰ排名并没有显著相关性，分布较均衡，与经济基本面属于外
生关系。

第二，各省份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台时间与各省份创新发展水平的关系属于外生：各省份创

新发展水平用该省份获得的火炬计划项目总数和专利授权数来表示（董建卫等，２０１８）。国家火炬
计划是１９８８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科技部组织实施的一项旨在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我国高新技术

产业化及其环境建设的指导性计划，是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政策引导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

省份火炬计划项目总数能够代表该省份高新技术发展情况。专利授权数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

的专利数目，代表各省份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情况。本文同样采用２００７年的各省份截面数据与创

投引导基金成立时间进行比较分析。

图４为各省份２００７年拥有的火炬计划项目数排名，横轴为各省份出台创投引导基金政策的年

份，该图的波动性很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致趋势，这说明各省份创投引导基金政策出台早晚与

该省份当时的创新发展水平的关系为外生。

接下来为了进一步解决民营创投发展反作用于国有创投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只对民营创投发

展较好地区（华北、华东和华南三个地区）的投资数据进行回归，从样本选择上剔除民营创投发展

不一致可能带来内生性的问题。结果发现，对于民营创投发展较好的地区，政府引导基金政策出

台后，机构成立数量和对高科技企业投资的规模数量都有显著提升，同样会带来引导效应，与前文

结论一致。①

　图 ３　各省份 ２００７年 ＧＤＰ排名与创投引导基金　　　图 ４　各省份 ２００７年火炬计划项目数排名与各省
　　　　　　成立年份关系　　　　　　　　　　　　　　　份的创投引导基金成立年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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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篇幅所限，实证结果并未在文中报告。



六、结论与建议

出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策、宣告成立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成为 ２００８年以来我国各省份的共
同政策现象，它是发展我国国有创投资本的一个强烈政策信号，对于实现经济转型和完善金融体

系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重要的政策性事件也为研究国有创投资本的作用提供了一个较佳

的准自然实验条件。

本文研究发现，政府创投引导基金政策的出台和引导基金的成立，对创投行业的资源配置具

有显著的引导效应，体现为放大宏观投资规模和调节微观投资结构的双重效应：一方面，宏观上，

国有资本参与增加了创投行业整体规模，提高了对企业的投资幅度，扩大了民营资本对科技创新

企业的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微观上，国有资本参与引导了民营资本更多投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所

投企业更加成熟并投资轮次趋早。此外，引导基金政策和基金本身的宣布，使得国有资本的可获

得性改善，能够有效提升民营资本对所投企业的创新增值效果，表现在所投企业的专利数量每年

平均增加７６３件（备案创投机构相比非备案创投机构）。进一步原因分析发现，国有创投资本主
要通过鉴证作用实现了对民营资本的引导作用。

根据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两点政策建议。

第一，继续发挥国有创投资本的引导作用，促进企业创新。现阶段可继续扩大政府引导基金

的使用规模，弥补市场失灵，充分拉动民营资本实现政策导向目标。此外，对于需要原始启动资金

的一些正外部性社会项目，政府出引导资金、吸引民营资本投资，这种形式在创业投资行业的实践

中较为成功，可推广应用。

第二，完善国有创投资本的政策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有创投资本并未能引导民营资本投

向更早期的企业，原因是政府引导基金使用政策的规定如必须投资成立５年以内企业的条件等。引
导基金政策对其参与的创投机构投资标的限制应进一步斟酌考虑，绝对性指标着重于实施效率，模糊

性指标应给予民营资本决策灵活空间，两者之间需要审慎权衡。政府需在理顺重点扶持的产业方向

上，完善创投引导基金使用的具体规则设定，使国有创投资本发挥最大化的引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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